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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荆轲刺秦”的故事在中国流传已久，《战国策》和

《史记·刺客列传》对此有过相关记载，精彩程度为大众

所称道，《刺客列传》取材于历史，演绎于文学，以五位

刺客及其事件为主要描写对象，叙述带有明显的史传风

格。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写代表了《刺客列传》

在历史真实性和文学艺术性上的极高成就。其中，《刺客

列传》中的“荆轲刺秦”一事继承《战国策》中的大量

篇幅，可见其源出于史传文学的题材取向传统，“刺秦”

这一过程的全面展示，因文学手法的运用显示出极高超

的叙事艺术。

一、叙述故事结构连贯、有始有终

叙事和史传在文章中有着天然的联系，史传重在描

写历史人物，传统上指史书中文学性强、刻画人物形象

精彩的传记。《四库全书总目》对传记的定义是“传记

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

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1] 如果从历史角度分析，

传记仅仅指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刺客列传》即

属此类。

《刺客列传》作为专为刺客记录的历史，文中出现

了五位刺客，分别是鲁人曹沫、吴人专诸、晋人豫让、

轵国聂政和卫人荆轲，五位刺客有相对完整的活动经

历。写“刺秦”一事时，司马迁在《战国策》的基础上

增加了荆轲的个人介绍，与上文其他四位刺客的介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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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保持一致，完善了传主的个人信息，同时易于对比，

更能衬托出《刺客列传》中荆轲故事的极强感染力，展

现出史传作品的文学化书写倾向，也使故事有了极强的

可读性。《刺客列传》全文六千余字，荆轲一人所占篇

幅过半，可见在所写的诸位刺客中，荆轲是《刺客列

传》的重点，也是核心。文中不仅介绍了荆轲的身份、

籍贯，甚至对荆轲的个人兴趣爱好与交游进行了全面具

体的描述。荆轲爱好读书击剑、游说卫元君、与盖聂论

剑，与鲁句践接触等，因为喜好音乐，酒酣后在街市上

配合高渐离击筑和歌，还经常与贤豪长者结交，也正是

因为这样结识了田先生而有机会被引荐刺秦，这些叙述

在《战国策》中未曾出现，可见是特意为引出刺秦活动

所做的铺垫。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件，却紧扣主题，显示

出环环相扣的紧密逻辑。文中提到荆轲与盖聂论剑失

败，盖聂评价荆轲为“不称者”，说明荆轲武艺有所欠

缺，到后文刺秦失败，至此论剑时的“不称者”就成为

了伏笔，看似描写的是无关事件，实际上仍是为主题服

务，结构连贯。

除此之外，“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句在史传叙事中

前后亦有呼应。易水送别时，荆轲“往而不返”的选择

和《易水歌》中的“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相互照应。文

中相对照的地方还有篇幅一开始的荆轲高渐离和歌击筑，

易水送别之时场景复现，再到最后荆轲失败高渐离击筑

刺秦，情感基调也从欢快至悲凉再到悲壮，整个过程可

以说用音乐为刺秦大业作伴奏。

虽然“荆轲刺秦”这一叙述取自《战国策》，但是却

超越了《战国策》。在有始有终的人物结果展示上，《战

国策》中以太子丹死、燕国被灭后高渐离接替荆轲刺杀

秦王失败成为最终结局。但是《刺客列传》还补充了

论《史记》中“荆轲刺秦”的文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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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刺客列传》对刺客群体的书写超群绝伦，尤其是“荆轲刺秦”这一事件的突出展示，在史传的叙事传统上

极尽文学文体之能事，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文学书写，其叙事周密、全知叙事视角和艺术手法的使用也使它在众多史

传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独具民族特质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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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之客”皆亡的结局，做到了有始有终，故事更加

完整，并且还对结果进行复盘，鲁句践认为荆轲刺秦失

败是因为其剑术不精，与一开始盖聂“不称者”的评价

契合，保持了前后一致。

《刺客列传》作为类传，还描写了专诸、豫让、聂政

和曹沫几位刺客的英勇事迹，在描写过程中，人物被放

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事件环环相扣，体现出历

史化倾向的同时，凭借《史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对

这些人物及其事件的广泛、恒久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在历史性的基础上兼具文学性，史传文学由此开辟

先河。

二、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方式

石昌渝先生认为史传孕育了小说文体并师从史传 [2]，

从史传中汲取营养，小说类文体吸纳史传写作笔法成为

文学作品的过程，可以看做史传作品的文学性表现，并

指出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史传体在叙事上总体采

用的是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3]

叙事视角是在表述事件过程中对故事主体进行表达

的特定角度。不同于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全知叙述的视

角没有特定的角色立场，却可以像上帝般俯瞰全局，任

何角度、任何时空都可以接续前文，作为读者可看到在

各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

清晰明了的认识，人物心理也恰如其分。所以，如此广

阔的自由叙事情境，表现诡谲变换的政治社会恰到好处，

做到收放自如。历史为经，文学为纬，经纬交叉，在历

史的坐标上加以想象，将历史真实和文学叙述结合为一

体，为后世叙事文学的模范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作

为后世刺客文学的重要源头，“荆轲刺秦”取材于史传，

无疑这与史传作品极高的叙事艺术密不可分，“史传乃是

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真正渊薮，中国古代的叙事艺术最

集中地表现于古史之中”。[4] 在“荆轲刺秦”的书写中，

题材的选择接力史传作品传统，叙事线索也严格按照时

间发展，同时也忠实记录了历史事件的线性顺序。“荆轲

刺秦”以卫人荆轲刺杀秦皇嬴政为主要目标，串联起一

系列历史，在叙述中塑造了一大批丰满的人物形象，全

知全能的叙事传统在叙述中不断扩大和深化，在继承的

基础上创新，观澜索源，文学在历史中的渗透不容忽视。

作为历史资料，《史记》在文学上也取得了巨大成

功，全知全能叙述视角的采用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专为刺客列出的合集，《刺客列传》详细完整地记述

了足以影响政局的几位刺客的故事，从史家式的全知全

能叙述视角，巧妙链接历史事件，精心刻画历史人物，

完美展现复杂的历史图景。尤其是《刺客列传》“刺秦”

的部分与《战国策》所写几乎无异，篇幅之长，剧情之

紧凑，尤其是“刺秦”到达高潮时场上众人的表现，让

读者尽收眼底。文章从刺杀时荆轲左右手的配合到追逐

时两人的走位再到秦王嬴政负剑拔出击中荆轲，其精彩

程度远远超过传统史传作品，视角的转换有利于驾驭紧

张刺激的场面，以其他人的表现展示出场上激烈的追逐

时刻，仿佛在阅读中亲临现场，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给

人极大震撼。结尾处对于高渐离刺秦全知视角般的叙述，

从更名换装到瞎目击筑刺秦，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表现

出游刃有余的叙述特色。

三、想象和对比的艺术手法

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反思意识，从记录历史事实到

以人物为传，史传文学中对人的描写从司马迁开始有了

文学的审美意味，以传人叙事为中心的史传文学倾向于

选择人物性格中的一两个特征，有意忽略其他方面，来

突出人物的性格特色。即“史传文学不仅具有历史的科

学性和真实性，而且具有文学的艺术性和形象性”。[5] 史

传遵循实录原则，即尊重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展示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史记》常见的人物刻画形式是：“司马迁从人物生

平中选取一两个关键场景进行叙述，由此凸显历史人物

性格中的某种显著特征。这是历史人物的半身肖像画，

人物形象并不完整，但是人物本身的个性特征却有了生

动形象的展示。”[6]《战国策》在刻画人物时，运用了多

种不同的写作手法，对比、动作形态以及细节等方面描

写恰到好处，并善于在斗争和矛盾中展现人物的性格特

征，使得人物的塑造不再片面。司马迁在撰写《刺客列

传》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但人物形象要比《战国策》

中的更加丰满。《史记》之前，史传作品中的人物多是片

面化的正义或邪恶，而司马迁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剖析

人物事件更注重背后的成因，人物不再是只有善恶的区

别，事件描述也更加全面。

在突出展示荆轲的认为形象上，首先是想象艺术手

法的使用。“荆轲刺秦”虽借鉴《战国策》，但其中大量

的对话描写来源于想象。高渐离“论剑有不称者，吾目

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的对话语句不可能是亲眼

所见，即便是借鉴《战国策》，但每一句话语都亲历现场

记录的可能性极低，尤其是荆轲独特的个性特征，无论

是刺杀前因太子催促引发不满对太子的呵斥还是失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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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嬴政的“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在显示荆轲鲜明的个

性之外，还可见想象手法的使用。

其次便是对比。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分

别对《左传》中的专诸，《战国策》中豫让、聂政和荆轲

及《公羊传》中的曹沫五人的原有素材进行了加工与改

写，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人生的经历、感悟与思想，将

素材与个人的情感与经历融为一体，创造出了符合他人

格理想的刺客形象，集中传达出司马迁对于“士为知己

者死”这一理想人格的寄托。至于刺客形象的再创作问

题，“作者对原有史料素材的加工和改写，就其性质来

讲，实际分属两种不同的范畴：一类纯属历史编纂；一

类同时还进行了文学再创作。”[7]《刺客列传》在前代历

史文献和传说的基础上，融合作者自身经历创作出来的

作品，可以视为再创作。司马迁对刺客的再创作过程就

是刺客的重塑过程，司马迁重塑刺客的过程中增加了刺

客的背景介绍，对刺客所具有的性格，付诸的言行及展

现的精神进行了全面的展现。按照现实情况，刺客的人

物对话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但是文学的想象性弥补了

这一短板，豫让的“士为知己者死”也成为整个《刺客

列传》的核心理念。在塑造刺客的形象时，司马迁为了

使所塑造的人物更为丰满，不仅着力对刺客在刺杀活动

所表现出来的性格进行刻画，还对刺客所表现出的思想

进行展示，更为全面的展现刺客形象，五位刺客在同一

篇章中出现，无形之中便有了对比，在“荆轲刺秦”一

事上，高渐离的刺杀行为也可视为两人的对比，以此

衬托刺秦的主角荆轲。整体上，他们都遵守司马迁以

“义”为主的人格理念，在这些理念下的刺杀行为也有

了更为合理的外衣，更符合司马迁想借此传达的理念。

然而，史传叙事传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皇权的专制

政治文化。传统的入传人物其生活轨迹往往与政治紧密

相关，作品在人物政治背景、政治生活的相关描述上浓

墨重彩，而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则有较大空缺。《刺

客列传》的记载范围相对以往史传作品有所改进，尤其

是在文学方面有了较大改善，作品的文学化倾向消解了

部分历史的厚重感和政治的敏感性，推动了故事在民间

的广泛传播。在《刺客列传》结尾，司马迁认为五人无

论事成与否，他们的志气和意志都可歌可颂，名流后世。

联想司马迁个人经历，刺客为义赴死的信念和史官秉笔

直书的修史信念在作品中完成了交融。

综上所述，对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化的改编，不仅使

刺客形象深入人心，也让人更容易共情刺客身上所凝聚

的人格思想，并通过刺客形象表现出司马迁所认同并赞

赏的侠义精神。《刺客列传》以“荆轲刺秦”为代表，向

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特色和理想信念，具有丰富的文

化价值，五人各具特色，他们所表现出的崇尚义、勇、

信的精神内涵，重构了士大夫群体影响下的文化传统，

在悲剧性形象方面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发现，

在文学性的解读下，史传文学对于独具民族特质的传统

文化的发掘阐释乃至对于文化的发展与建构都具有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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